
以上結果驗證了基金資助
計劃能通過協助受訪者
發展社會資本以提升其

抗逆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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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研究1已證明社會資本與社區的抗逆力有著正面的關係。心理學家
普遍把「抗逆力」定義為「人們在面對逆境、創傷、災難、威脅或重大
壓力下（例如家庭和人際關係問題、嚴重的健康問題、職場及財政壓力）
的適應能力」2。在過去大半年，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但影響全球的社
會及經濟狀況，更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日常接觸。

疫情使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形態改變，由此亦引申不少精神壓力問題，
例如失眠、長者因孤獨而加劇其抑鬱狀況等3。社會資本能否協助市民
渡過逆境？不少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及社區層面的社會資本發展能有效
提升身體及精神上的健康，例如家人及鄰里之間的實物及情緒支援，
能提升人在遇到困難時的抗逆力，減低患情緒病及自殺的機會4；另外，
通過不同人士及組織的合作，加快社區資訊的流動，能有效提升公共
健康服務的成效5。

R&D信箱 – 疫情下的社會資本與抗逆力

德 國IZA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於2020年5月 發 表 了 一 份 有 關 
「社會資本與新冠狀病毒傳播關係」的討論文章6。文章分析了七個歐洲國
家 (包括奧地利、德國、意大利、荷蘭、瑞典、瑞士及英國)的不同地區
在疫情期間的社會資本7與新冠狀病毒傳播的相關數據，分析顯示：

‧ 在歐洲社會資本較豐厚的地方，由於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相對較緊密，
因此在疫情開始的初期，疫症傳播的速度相對較快；

‧ 然而，由於社會資本較豐厚的地區的資訊交流亦較高，因此其後的確
診數字亦上升得較其他地區慢，當中研究更發現社會資本如有一個標
準差(Standard Deviation)的增加，就能減少12%(德國)至32%(意大
利)的確診數目；

‧ 在疫情相對嚴重的意大利，社會資本較豐厚的地區因疫症而死亡的增
長率相對其他地區為低，當中社會資本如有一個標準差的增加，就能
減少7%的累計死亡人數。

不少學者認為雖然疫情使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形態改變，但社會資本依然可以以不同的形式
在社區繼續發展，鞏固區內的互助及支援網絡，提升社區的抗逆力8。在新的社交模式下，
關係性的社會資本(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)9雖然看似被削弱，但是講求信念及價值觀的
認知性社會資本(Cognitive Social Capital)10(例如鄰舍之間的信任度、對社區的歸屬感，
以及社區互惠的氣氛等)卻明顯有所增強，從而提升社區的抗逆力，這與基金近期進行的數
據分析結果類同。

基金於2020年6月曾進行一項有關「社會資本與抗逆力的分析」，以了解基金
資助計劃的受訪者在2019年年底至2020年5月的社會資本發展情況與其抗逆
力的關係，分析顯示：

‧ 曾完整地參與基金資助計劃的受訪者的「各項社會資本範疇」11及「整體社
會資本」分數在參與計劃後有所提升。當中，受訪者的整體社會資本分數由
參與計劃前的31.176 (以50分為滿分) 提升至參與計劃後的34.787 (升幅：
11.6%) [T(813)=19.099, p=.000]；

‧ 受訪者的「整體社會資本」前後測的改善幅度與其抗逆力 (即「成功通過不同
網絡解決困難/問題」) 有正面的關係，關係強度達中度或以上(r=.500**12)。

總括來說，疫情雖然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
形態，但是社會資本不會因此被削弱。有部分 
學者13 更認為在有效疫苗出現前，社會資本可以
以不同形態在社會持續出現，並成為減低疫情傳
播速度的良方。

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其實是很有趣的課題，如有疑問，
歡迎與基金秘書處研究及發展主任聯絡。下期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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